
開放文學  -- 風花雪月  -- 再生緣
第四十三回  醫親疾盡吐真情

　　詩曰：　　於溫而厲居元宰，醫到忘懷思悄然。一室張惶猶是假，試看仁孝女嬋娟。

　　話說酈丞相走將出來，行到廳門背後，只見一人喘吁迎著，說道：相爺呀，嚇殺小的了。少刻去見孟大人時，須要留心防備。

丞相抬頭一看，他是榮發。

　　丞相聞言大吃驚，花容慘淡問連聲。堂官榮發從頭說，今日真真唬殺人。侍講孟爺來相府，小的不曉出儀門。劈頭撞見慌忙

躲，誰知道，竟入門來看小人。

　　啊唷相爺呀！那時小的急了，只得往書房低頭飛跑。

　　誰想方才躲得牢，一聲命下已呼邀。孟爺請入西書院，小的是，意急心忙復亂跑。稟上主人知此事，必須要，隨機應變在今

朝。明堂酈相聞聽說，一頓烏靴皺翠梢。

　　啊呀了不得！把爾這邋遢的奴才，就該重責。

　　無端出去有何為，撞見之時退不歸。既已這般應遠躲，怎生復又進書帷。三番睹面何難認，一定把，袖裡機關注眼窺。

　　呀，榮發，我若被人識破，管打你四十個大字號的黃荊。

　　酈相其間笑又嗔，說了聲，這般無用又無能。未曾睹面先迴避，既相逢，就要裝成意不驚。似爾這般為了我，怎麼與，父兄同

殿作公卿。明堂言訖微微笑，手正金貂往外行。堂後官兒分雁翅，一聲傳喚相爺臨。孟爺正在呆呆等，繞踱書房數十巡。望得眼穿

人不見，只叫了，狠心妹子萬千聲。忽聞吆喝轟天響，踏地朝靴遠遠行。只見那，兩個官兒啟暖簾，風流丞相到門間。紫袍銀鼠垂

雲袖，烏帽金貂映玉顏。閃入書堂威凜凜，立當絳帳正翩翩。分明認得同胞妹，看他那，容貌無疑竟一般。侍講此時悲又喜，上前

只得就行參。

　　啊相國大人，晚生有禮。

　　明堂相見面含春，答禮回呼孟大人。有事在家無片暇，反勞久候不安寧。言完舉袖連連讓，賓主分開坐定身。一道香茶方獻

過，少年元宰就先雲。

　　啊孟兄，今日有何見教，乞道其詳。

　　嘉齡見問應聲音，出位慇懃說謹參。自為日來家母病，去年纏繞到今年。發寒發熱難痊癒，用藥無靈總不安。請過郎中三四

位，太醫院內也曾看。終朝氣色仍如是，症候毫無去一端。也不知，今歲家門逢厄運；也不知，都中沒有好醫官。晚生父子憂心

極，斗膽而來叩府前。

　　相國大人呀！

　　久聞妙手習岐黃，扁鵲盧醫世少雙。太后逢而能即愈，同僚便處遇重康。晚生特奉家嚴命，叩請尊前降一光。台駕臨時凶變

吉，福星到處禍成祥。大人若肯飛高手，家母的，病體和平德不忘。侍講說完容慘淡，感動了，少年相國酈明堂。心痛切，意悚

惶，外不形悲內自傷。

　　啊呀，這便如何是好？

　　原來老母病纏身，就是多應想麗君。去歲至今長久矣，多凶少吉怎調停。倘若是，萱堂一有差池處，我做了，名教之中大罪

人。

　　咳！這便如何是好？倒難殺我了！

　　欲待今朝走一番，又恐怕，他們猜破巧機關。娘兒都在何難認，認了親時怎放還？如是立心回絕了，哪有個，女兒意不念椿

萱？這樁事體心焦灼，好叫我，進又難來退又難。

　　呀，莫非父親見我懷疑，故將此言前來探試？

　　假稱母病遣兒來，看我聞知哀不哀。如若一生悽慘色，他就要，認親之事大安排。此番必有牢籠計，我今朝，不可疏防不主

裁。

　　咳！爹爹呀，我雖然閨閣裙衩，現做著朝廷宰相。

　　這點機關猜不明，怎生決斷佐朝廷。但憑用盡誆軍計，我只是，還要遲遲不認親。丞相遲遲思到此，片時全不露愁形。眉蹙

蹙，意沉沉，半欠身軀應一聲。

　　呀，原來太夫人欠安麼？倒有失問候了。

　　我亦無非碰偶然，一時機會治人安。若還當作真醫手，手段平常了等閒。今日反勞尊駕至，下官是，岐黃初學未為堪。明堂說

罷微微笑，做一個，驕傲之人不帶歡。侍講嘉齡心詫異，倒只得，起身雙膝跪書軒。

　　啊呀相國大人呀，晚生跪求台駕了！

　　家母全憑一救將，福星相照必安康。若能愈得淹煎病，再造之恩不敢忘。酈相見得忙答禮，躬身惟說我難當。既然必欲同行

去，只得要，學做醫生走一場。侍講聞言心大喜，深深作禮謝明堂。少年元宰難推托，無奈傳言出外廂。

　　吩咐家人們外廂備轎。

　　一聲令下百人傳，伺候親隨列兩邊。丞相於時方款步，嘉齡隨出聽槐軒。心內悅，意中歡，躬立慇懃遜上前。等候明堂上了

轎，自家飛上錦雕鞍。催寶馬，拂絲韁，讓過魚軒在後邊。丞相轎中眉急皺，今朝只好去看看。胞兄來意原非假，慈母多應實不

安。但願此番醫得好，再使我，輔君治國兩三年。明堂當下心籌算，朱棍拖街轉了彎。吆喝一聲臨孟府，嘉齡飛馬叫門官。

　　呀，門官何在？快報相爺得知，酈大人請到了。

　　門公聞說應聲高，扭轉頭來往內跑。侍講飛身忙下馬，家丁雙手按鞭梢。上前扶轎行三步，說道是，屈駕光臨罪莫逃。酈相聞

言稱不敢，下轎而入正金貂。方才步入儀門內，早看龍圖出外邀。面色帶黃悲與黃，慇懃一拱道根苗。

　　啊呀酈大人，有屈尊駕了！失迎失迎。

　　少年元宰急當先，不作愁容作笑顏。欠欠身兒回一拱，說了聲，多承兄台恕遲延。於是遜入高廳內，賓主齊齊見禮全。孟相嘉

齡安了坐，明堂故意皺眉端。

　　咳！老前輩呀，你又請了庸醫。

　　下官是恁好醫家，還要使，侍講先生迎到衙。只好今朝觀病症，斷不敢，輕輕便把藥方加。龍圖見說微含笑，酈大人，爾是岐

黃老作家。太后娘娘猶治好，外邊哪個不爭誇。寒荊染病淹煎極，也要求，妙手神方救救她。

　　咳！就是大人肯降寒門，也是我孟家之幸了。

　　家內原自病有根，為的是，一樁私願不能成。早寒晚熱擁疲體，要好除非稱了心。

　　啊大人，從來說得好，心病還將心藥醫，不知大人可有心藥治她麼？

　　孟相言完冷眼瞧，明堂不敢皺眉梢。心內想，意中焦，這句言詞道得刁。心病要將心藥治，分明叫我認劬勞。而今此事如何

了，投入牢籠難脫逃。丞相此時方寸亂，故意地，春風一笑便相嘲。

　　這又奇了，尊夫人有何心病？莫非是老前輩近納如君麼？



　　龍圖見說暗疑猜，如此回言亦怪哉。看彼形容真相似，這光景，怎生當做女裙衩？聽言不但無驚態，還說我，近納如君取笑

來。快把癡心丟丟罷，莫惹這，少年刁猾小英才。孟公當下撚鬚笑，說道是，內裡原因想女孩。

　　咳，大人呀！

　　不幸當年遇佞臣，暗謀姻事請綸音。一封聖旨臨滇道，逼得我，小女全身出了門。她本精於文翰墨，逃時卻是改裝行。數年淒

落無消息，內裡懷思種病根。廢寢忘食猶自可，朝寒暮熱怎生寧。因而斗膽來相請，求大人，賜劑靈藥救我荊。酈相見言心內切，

低頭假意歎連聲。

　　咳，原來如此。我聞得聖上降旨訪尋，不知可有些消息否？

　　龍圖見說氣長吁，真真俱稱不見伊。雲貴等處還未奏，看來多半信音虛。明堂酈相雙眉皺，故意沉吟把話提。

　　啊老前輩，令愛是女扮男裝的，依我的愚見，倒要向男子訪察。下官曾見令坦書室中掛的真容，就是貴千金的小像了。啊呀，

真正好容貌呀！

　　傾城傾國實堪誇，不知她，怎樣描成這樣佳。上面所題詩一首，末句是，肯教螺髻換烏紗。

　　老前輩呀，令愛的詩意是要學黃崇嘏了。老前輩如點了主考，竟在那門生內細細訪察，或者有些著落，也未可知。

　　有志從來事竟成，令千金，改裝人定乾功名。門生之內尋尋看，父女奇逢未見憑。酈相言完伴笑起，悶壞了，龍圖學士孟嘉

齡。正言之際香茶到，飲罷人來稟一聲。

　　啟相爺，內房整備了。

　　龍圖當即請明堂，一直相邀入內房。飛鳳躲於床背後，微睜星眼暗偷張。少年元宰耽愁思，登進朱門看細詳。只見床前排小

案，錦書半部擺中央。金鉤不掛紅羅帳，左設檀香椅一張。寂寂不聞人息響，看了那，房中景況頗淒涼。於是只得低頭坐，早見春

尖伸出床。皓腕瘦來冰骨現，香肌消瘦玉尖長。明堂目睹慈親手，強忍傷心淚數行。無可奈何相診脈，說了聲，血虛神短肺家傷。

若然有甚憂思事，太夫人，須要尋歡放放腸。侍講嘉齡連應諾，不住地，察顏辨色看明堂。聰明相國心無主，只得般般作假裝。左

手診完伸右手，暗地裡，十分著急與■惶。正然意亂心忙處，忽聽門官報一聲。
　　話說孟夫人有個堂嫂在京，其子現做刑部主事。酈相正在診脈時，忽報韓老太太到來看望。那章飛鳳急了，只得從後軒穿將出

去迎接。這邊酈明堂起身迴避，龍圖父子陪到書房而來。就請坐下開方，以治病症。酈相定了一個藥方，遞與龍圖道：此方可服二

劑，今日是初一，若見效時，初三再來接我。如不相投，老前輩另請名醫便了。

　　言訖匆匆告別行，孟龍圖，狐疑不敢吐衷情。看來不是親生女，禮慇懃，只得當時送出門。酈相於時登了轎，悠悠喝道就抬

身。心始定，意方寧，又自悲來又自欣。劈破玉籠飛翠鳳，放開金鎖走蛟龍。轎中暗暗愁還笑，今日多虧韓太君。不是她來衝散

了，怎能得，此時逃出此重門。慢言酈相回衙事，且表龍圖在府情。

　　話說孟龍圖送出明堂回歸翰院，嘉齡跌足道：爹爹好沒主見，千難萬難求得他來，怎生又放他回去？龍圖說：他又不是你妹

子，留著他作甚？嘉齡笑起來道：怎麼不是妹子？孩兒連榮蘭都看見了。便將所見之事細述一遍。孟相驚喜道：有這等事？難道他

真是麗君麼？他不但顏色無驚，反取笑道：尊夫人有什麼心病？莫不是老前輩近納如君？孩兒，你想他還像個做女兒的不像？所以

為父之心冷了，難怪今朝不認親。

　　細觀他，何曾象個女裙衩？既然見過榮蘭婢，待等伊，下次來時說個明。侍講含歡忙點首，便說道：初三再去請他臨。於時父

子書房坐，共談論，不覺堪堪天色昏。韓太夫人回去了，一時間，內堂夜膳已皆呈。孟公便共嘉齡進，只見桌上早上燈。

　　話說孟公父子走入房中，只見夫人枕上沉吟，飛風床前陪伴。便問道：爾們適才看見酈丞相麼？章氏應道：看見的。龍圖笑

說：媳婦，爾道他像姑娘不像？飛鳳忽然驚悟道：啊唷像呀！就他的聲音也十分相似。孟公就把疑心之故一一言明，嘉齡也將撞見

榮蘭的話從頭細說。

　　韓氏夫人臥在衾，一聞此事喜還驚。容慘慘，淚淋淋，繡枕推開坐起身。氣又急來聲又喘，一時間，含糊半晌不能雲。龍圖忙

道消停著，孟太太，悲喜交加叫一聲。

　　啊唷謝天謝地阿，我那麗君兒有著落了！

　　爾等如何不早言，方才我竟未曾觀。既然她是親生女，為甚輕輕又放還？休阻滯，莫遲延，快遣家丁追上前。

　　唷！快快請她轉來，我這一夜忍不過了！

　　夫人言訖亂敲床，氣喘吁吁力更傷。愛女親兒呼不絕，目下痛淚落千行。龍圖急得難區處，侍講嘉齡也著忙。只得坐於羅帳

畔，慇懃陪笑叫聲娘。權忍耐，勿彷徨，既得佳音喜非常。且自服完雙帖藥，初三去請酈明堂。幾年尚已隨時過，似這等，兩日工

夫不算長。

　　啊母親呀！到了初三那天，可依著孩兒主意行事。她若進了房門，母親竟裝一個病凶的模樣，掀開帳子扯就衣袍，認起親來。

娘可叫她一聲，爾是我的女兒呀！遂假作昏於床上，那酈明堂若真是妹子，豈無一點母女之情？

　　那時見母暈床間，就便是，鐵石心腸也痛酸。一變色間難掩飾，那時間，自然或得認高年。望娘再等初三日，少不得，花再開

來月再圓。韓氏夫人連應諾，又悲又喜意如煎。於是就服明堂藥，未見高低且慢言。飛鳳聞知多喜悅，一家切切望初三。住表孟府

相商事，且說奇才相國還。

　　話說酈丞相回到府中，將一切始末述與梁氏素華知道，若非韓太太到門，險些被父兄認出。

　　夫人倒覺意驚忙，香汗微微透繡裳。連叫千金真造化，不然只好認爹娘。少年元宰猶還喜，加額而言謝上蒼。但願藥靈親病

癒，免叫此事費商量。於時次日無須講，且表初三正曙光。

　　卻說初三日早，酈丞相要進衙門，心內想道：不妙呀，今日必然又來接我，趁此朝端未決，宿於閣中罷。且躲過了這遭，以後

再作區處。

　　酈相心中主意成，平明打轎入衙門。前呼後擁滔滔去，榮發於中也帶行。這壁明堂臨內閣，那邊孟相遣人迎。夫人服藥還無

效，略覺心寬一二分。到了初三多性急，相催速速命家丁。龍圖即命唐興往，梁府恭迎酈大人。韓氏在床悲又喜，寧心耐性等親

生。翻衾倒枕全無定，急得個，睡不多時又起身。打點臨時相見際，怎生裝暈與裝昏。龍圖父子愁還笑，也弄得，坐不安來立不

寧。當下唐興承主命，飛騎快馬到梁門。真急緊，哪留停，加上三鞭早己行。未至相衙先下地，步行而到問司閽。口稱特奉家爺

命，趨府來邀酈大人。門上答言才進閣，老兄請坐且消停。如今政事多忙亂，天晚回來未可憑。孟宅管家無奈等，直坐到，西山日

落又黃昏。梁衙人等相留點，又向那，茶館之中走一巡。回轉身來逢沈旺，飛騎而至亦相迎。

　　呀唐哥，你請的酈丞相怎麼了？太夫人在家發怒了！

　　唐興急得更彷徨，一一從頭訴細詳。酈相已經臨內閣，自然呆等到黃昏。夫人怎樣生嗔怒，莫非要，立等開方撮藥吞。沈旺見

言還正是，相爺氣得也難當。既然進閣待歸了，說不得，與你明朝挨一場。言訖各臨茶館坐，癡癡相等酈明堂。上燈時節還未轉，

來了梁衙一紀綱。

　　呀二位老哥，還在這裡候麼？我們姑老爺是不回來的了，這時已是戌牌，多應歇在閣中了。

　　沈旺唐興聽此言，匆匆告別急忙還。飛騎竟返龍圖府，敲動雲牌報一番。孟相嘉齡齊不悅，夫人氣倒在床間。手心額角騰騰

熱，這夜沉吟更欠安。到了次朝初四日，又差二個探情端。飯錢發下俱交付，看他們，不用回家守一天。沈旺唐興重奉命，又在

那，梁衙左右等迴旋。

　　話說這兩個家人在梁府等候，誰知直到天曉，依舊不見酈相回來。



　　無可如何又轉身，報知家內主人聞。龍圖學士驚呆了，手挺烏紗氣不平。暗叫一聲奇絕了，莫不是，癡兒故意避雙親。閣中政

事雖然冗，也何須，兩日工夫宿內門。如若明朝還不返，我只好，自家入閣去相迎。夫人房內心煩悶，徹夜無眠到早辰。初五這天

交巳刻，龍圖又命紀綱行。

　　話說一到初五這日，孟相把榮蘭的哥哥趙受叫到密室之中，對他說了那些緣故，著他去候接酈相。趙受聽見自己的妹子也有了

著落，真正萬千之喜，就辭了主人到梁府而來。問了問，酈大人還沒有出閣。遂向眾司閽道：小弟有個堂弟在此裡跟隨酈相爺的，

望乞知會一聲，要與他講話。眾人道：可是趙二爺麼？他跟隨進閣去了。

　　趙受於時沒主張，也只得，一同眾等坐門房。不說孟府著人等，且講那，酈相連朝閣內詳。辦法事情安社稷，陶融景化奉君

王。一人人，該升該降存公道，一件件，當奏當陳動本章。委決英明真治世，調和定妥果安邦。九重天子龍心悅，每對朝官大贊

揚。知道明堂居內閣，還要差，宮官走馬送羹湯。王封御酒時時賜，內裝佳餚色色鮮。自己一餐何所食，就想起，風流相國酈明

堂。

　　卻說元天子喜愛酈相國的才貌，每欲朝夕相親。聞他宿於閣中，常遣綠衣們馳送飲食。

　　時當初四夜黃昏，宮漏悠悠下一聲。元帝私行來內閣，身穿便服似書生。兩名小監前邊走，引道雙挑寶絹燈。露冷紫微棲鳥

靜，花園青瑣晚風輕。靴聲慢道瑤階響，燭影高搖貝闕明。步至閣門抬首看，珍珠簾內亮盈盈。雙枝寶炬東西照，端坐風流相國

臣。緩帶輕裘生雅態，手提著，兔毫一管判朝情。君王款款掀簾入，內侍當先兩下分。酈相坐中抬眼視，分明認得聖明君。推開交

椅忙垂袖，無懼無驚伏地迎。元主欣然相挽起，叫聲忠正酈先生。朕因清夜宮中坐，念及賢卿到閣門。此刻原來還未寢，為王家，

安邦定國受辛勤。言完竟入明堂坐，看了看，決斷之情贊幾聲。就叫內官排了椅，說道是，寡人共爾一談心。年少元宰旁邊坐，便

與君王燭下雲。高談世俗真堪敬，雅論超群實可欽。句句盡皆安社稷，言言都是定乾坤。成宗天子龍心悅，拱手惟言謝愛卿。談過

一番重剪燭，設棋對奕賭輸贏。君臣雙擺金交椅，直下到，三響銅簽朱雀門。元帝深憐年少相，十分留戀不抬身。宮官奏請回鑾

駕，方始飄然入禁門。引道紅燈相照遠，明堂送出轉身行。歸於閣內消停坐，暗暗沉吟暗暗評。不意翠華來此處，共談直至二三

更。君臣會合雖然好，怎奈我，玉潔冰清是女身。如若宵宵來敘話，酈明堂，豈宜親近少年君。次朝當即還家去，況且是，初六金

鑾點試臣。主考若然欽命我，須將應用善調停。明堂出閣回衙罷，說不得，難避胞兄與父親。酈相於時心忖度，一臨初五就抽身。

朝端料理多定當，分發才完過午辰。隨即閣前登了轎，悠悠喝道出王城。這邊趙受專心等，東望西觀只候臨。酒鋪之中餐了飯，已

見紅日要西沉。才坐坐，又行行，左不安，右不寧。正在萬分無奈處，忽然頂馬一騎臨。

　　話說那匹馬跑來迎著的，就是酈相爺親隨榮發。

　　手中搖著一鞭梢，凜凜威風坐得高。頭戴烏紗雙展翹，腳登朱鐙半分袍。真顯耀，乘雄驍，斜帶絲韁就地跑。榮發眼尖觀得

快，早知趙受是同胞。

　　話說榮發跑進府門，已看了親兄趙受，暗叫一聲：不好，我哥哥來了，且跑進衙中去罷，料相爺也不責備的。這榮發拿定主

意，做一個會騎馬的勢子，把身子伏了一伏，加了一鞭，一聲響早闖進了大門了。

　　趙受旁觀反吃驚，方才一閃已無形。正然欲問人已進，已見魚軒後面臨。但見那，悠悠喝道近門牆，擁護家丁列幾門。朱棍拖

來聲款款，京鑼破道韻。顯露出，迴避行牌已將過，抬到一乘紅槓轎，真正是，掌朝丞相酈明堂。魚軒簾皆高卷，凜凜威風動八

方。趙受見時心懼怯，又加歡喜又加慌。低頭垂手西邊立，直等那，大轎初停跪在旁。

　　話說趙受跪在轎前道：請大人安，小的龍圖府家人叩頭。奉家爺之命，特請大人過去。酈丞相一見，只得跨下轎來道：起來，

起來，尊府太夫人好些了麼？趙受打個單膝兒道：多謝大人。

　　自從服藥甚相安，前日的，二劑煎方盡吃完。丞相家爺多感激，初三來請大人觀。不期已進衙中去，至晚魚軒尚未旋。昨者又

差兩僕候，一天相等沒曾還。小的今日來恭請，求大人，政事完時看一番。酈相聽時心不忍，躊躇假意跌靴尖。

　　咳！了不得了，倒要你們等候了這幾天。

　　閣內偏偏有事情，連宵歇宿在衙門。你丞相，朝前告了三旬假，梁大人，感冒風寒又欠寧。委決百端多是我，因而無暇作閒

身。今明既轉當來看，且待我，吃了免饑一膳行。趙受應聲稱曉得，明堂酈相入儀門。

　　話說酈丞相走入內來，先見了岳父岳母，又到花園中，請安了康老夫妻，然後回入弄簫庭內。

　　夫人起接笑融融，問道因何宿閣中。酈相答言因有事，為官哪得不匆匆。快傳廚下人知道，取膳前來充一充。梁氏素華忙下

命，明堂隨即坐房中。玉山斜靠金交椅，悶悶無言皺翠峰。只見元郎來作揖，雙腮含笑叫聲兄。

　　卻說其時元郎已經上學，是酈相爺親自選擇了一位飽學先生。當下放了學，走進來作揖哥嫂。

　　胸前斜抱小書包，深揖哥哥彎著腰。酈相欣然忙扯住，問了些，詩經解語二三條。元郎頗是聰明性，對應如流講得高。相國明

堂心內喜，連聲喝采小兒曹。

　　啊唷好好！但願你也似哥哥，做一個少年宰相。

　　言訖欣然面帶春，回頭含笑叫夫人。可將盒內攜來物，付與元郎幼弟吞。梁氏素華忙取過，描金盤內擺紛紛。俱是御賜明堂

物，果餅鮮乾樣樣新。猶恐元郎拿不起，丫鬟幫送到園廳。於時廚子排齊膳，娘婦丫鬟向上呈。丞相於時方用飯，一邊籌算一邊

吞。須臾用畢收開去，走入香閨繡閣門。對鏡正冠窗下立，回身悄悄叫夫人。

　　啊夫人，適才龍圖府又來請，我只得要去走一遭。但是看父的光景，已看破機關的了。我這一番去，必不肯脫放回來。夫人可

見我轉身之後，隨即令家人來說：奉梁太老爺所差，請老爺早些回府，明日主上要點主考，一切應用等項，也須預先整備收拾。如

若點著了，免得當下匆忙。一面差人到來，一面你自己整備便了，不可遲誤。

　　梁氏夫人應一聲，酈明堂，重重執手又叮嚀。飲茶一盞離香閣，就在儀門上轎行。心內愁思如絮亂，眉頭怨色似山顰。難決

斷，費調停，只是猶疑費認親。趙受其時真喜悅，飛鞭打動馬騰騰。須臾到了龍圖府，門上官兒急報聞。雲板三敲傳入內，喜壞

了，龍圖學士與嘉齡。夫人正在愁煩處，一聽其言坐起身。

　　啊唷好了，妾身有命了！

　　你們父子快些邀，就請明堂進內寮。從此再休相放處，可憐我，專專直等到今朝。嘉齡欠體連聲應，娘須把，前日之言記個

牢。酈相若來臨榻畔，母親須，掀開帳子扯她袍。夫人悲喜稱知道，父子齊齊出外邀。

　　話說這一邊孟夫人坐在床中，章飛鳳閃於帳後，預先把些丫鬟僕婦俱皆屏退出房，整備著要認酈相。那一邊孟龍圖父子，喜孜

孜迎出大廳。

　　明堂相國下魚軒，跨進儀門正正冠。那其間，萬慮俱捐床內臥，千愁怎敢上眉尖。抬頭看見相迎出，免不得，一拱當先啟口

言。

　　啊呀！老前輩、侍講先生，有勞久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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